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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杜江：

能听到一句“就爱看你演的戏”，好幸福

■文/本报记者 赵丽

大约在一年前，在岩井俊二的镜头中，小酒

馆里的一个满脸胡须、落魄、颓废的中年人吸引

了观众的目光，很多人惊叹于这个男演员对角

色的塑造力和情绪爆发力。当镜头扫过演员的

正脸，大家猛然发现，那个眉清目秀的演员胡

歌，已悄然间完成了演艺生涯的一次转身。

自《你好，之华》开始，暌违大银幕多年的胡

歌开始在电影界发力，在刁亦男执导的《南方车

站的聚会》中饰演“亡命之徒”周泽农，在陈可辛

的《李娜》中饰演李娜“背后的男人”姜山。而在

9月 30日上映的《攀登者》中，胡歌饰演了 1975
年首批备战攀登珠峰“小三侠”之一的杨光。

与张超、周泽农相似，杨光也是一个命运大

起大伏的人。作为登山队的一员，他遗传了父

亲的马凡综合征，这是一个“参加运动相当于和

死神做游戏”的罕见病。而他努力登珠峰就是

要改变父亲“后悔让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想

法，想让自己成为父亲的骄傲。

除了证明给父亲看这一点点“私心”，杨光

选择挑战珠峰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身上的“使命

感”。谈到对角色的理解，胡歌表示，那时的登

山和我们现在理解的登山不太一样，现在大家

更多是挑战自我，而那个时候“攀登者”们身兼

了非常重要的国家任务，所以攀登过程中每个

个体都是放在最后的，集体利益永远在第一位。

由于题材的原因，《攀登者》的拍摄过程异

常艰苦，但曾经亲身攀登上 6000多米的启孜峰

的胡歌，在登山方面有着一定的经验。“在整个

登山的过程中，人在这种极限的环境下，你如何

去控制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你

在和外部的险恶环境做抗争的同时，其实你也

在和自己的内心做抗争。”

拍摄完《攀登者》，胡歌对于登山，对于珠

峰，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胡歌说，人们都说

每一座高山都代表了一个神，我想每一个攀登

者也都是一个修行者。希望观众可以和我们一

起走入影院，共同经历这一场不简单的修行。

《中国电影报》：您是怎样理解片中这种舍

弃性命去救队友的品质及团队精神？

胡歌：我觉得团队精神的一个前提是说最

重的是任务，而不是个人的安危，或者说是个人

得失。我看了相关的资料，在1960年和1975年

这两次登山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舍己为人的

事迹。我觉得信仰很重要，因为对于当时的登

山队员来说，他们登山其实是国家任务，是为了

党为了国家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中国电影报》：咱们国家1960年或者1975

年的时候条件是非常差的。您觉得在这种条件

之下，支撑他们去登珠峰的是什么呢？

胡歌：心中有信仰是党和国家选择了他们，

他们是为了党和国家去攀登珠峰，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也有对自己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面，一个是对于人生理的

考验，还有一个是对自身情绪的控制。

《中国电影报》：杨光在病床上时，说出了

“珠峰离天上最近，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这句

动人的台词。您认为在面临可能到来的死亡

时，杨光的心态是怎样的？

胡歌：可能大部分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首

先表现出来的是恐惧吧，但我相信所有参加登

山队的队员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里，他们对

于死亡的理解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

死亡应该是非常坦然，非常镇定。只有在那种

没有恐惧的前提之下，你才能够专注于登山，专

注于你所踏出的每一步。

《中国电影报》：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您有没

有做过哪些专业的训练或者前期准备？

胡歌：我在进组之后和我们这个专业的指

导一直在沟通，因为他也知道我之前登过山。

所以在一些技术动作上，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讲

解。更多的是我和他了解了很多作为登山队

员，他们的一种心理、心态，他们的经历，我觉得

这个对于我塑造角色会更有帮助。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演了这部电影后，最

大的收获是什么？或者对您来说最大的意义是

什么？

胡歌：让我更了解珠峰了，也让我对登山

这件事儿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以

前可能对于登山的最初步的印象就是征服，

征服高山，征服自然。拍完这部戏以后，我发

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大自然是不可能

被征服的，并不是说我们登上了珠峰就是征

服了它，而是它接纳了我们，我觉得这一点是

非常重要的。

《攀登者》主演胡歌：

攀登是一种修行

就在记者采访杜江的前两天（10 月 7
日），猫眼电影刚刚公布了杜江出演的电影票

房累计突破100亿，成为继吴京、黄渤、沈腾、

邓超之后又一位百亿票房演员。

这两天有不少亲朋好友祝贺他，杜江都

十分感谢、感恩。“但此时，我最想念的是林超

贤导演。”杜江告诉记者，上次与林超贤的合

作让他学到了很多，也是《红海行动》，给了他

一次让观众信任自己的机会（注：杜江在《红

海行动》中饰演蛟龙突击队副队长徐宏，影片

票房为36.5亿元）。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中，杜江主演的电

影《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烈火英雄》

等影片陆续上映，均取得了优异的口碑和票

房。在杜江看来，他饰演的这些平凡英雄身

上都有一种使命感，一份责任，“是这些平凡

英雄滋养了我，同时激发了我作为一名演员

的使命感、自豪感。”

▶ 谈角色：

平凡英雄各不相同，

但都有对职业的使命感

与两个多月前相比，杜江饰演并已公映

的角色中又多了机长、升旗手这两个职业。

从军人到消防员，再到机长、升旗手。谈起这

些不同行业的平凡人，杜江最大的感触是“他

们都对工作有一种使命感，总是非常严谨地

对待自己的工作”。

杜江坦言，谈起使命感，可能会让人觉得

有些老生常谈。“但在与原型人物聊天的过程

中，每当谈起工作，我都能感觉到他们非常幸

福，同时有一份责任在。”

杜江说，国旗仪仗队的战士是“冬不穿

棉，夏不穿单”，每天重复着相同的训练和任

务。可战士们告诉他，每当看到清晨的第一

缕阳光照在安门广场，每当自己在天安门广

场升旗时，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民航

人、消防队员也都一样，只是他们的工作、性

格不同罢了。他们都是敬畏生命、有责任心

的英雄。”

以上几个角色演下来，对杜江内心触动

最大的是“要找到自己作为演员的使命感”。

他认为演员是观众和作品中的一座桥梁，演

员的使命就是把作品的内核表达给观众，尽

可能让观众满意自己的每一次表演。“‘就爱

看你演的戏’，这应该是演员最希望听到的一

句褒奖了。”杜江说。

▶ 谈表演：

演员不是技术活，

是在表达感受和态度

杜江第一次出演影视作品还是在 2007
年，转瞬间已经 12 年。从小荧屏到大银幕，

一路走来，杜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走得弯路

并不多，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享受做演员的

乐趣。

“可以说我没有拍过一个自己不喜欢的

角色。”他认为这对于演员来说非常重要。“想

想看，如果你不爱、不信任这个角色，还要为

他哭为他笑，那该有多可怕。”

谈起表演，杜江多次提起导演林超贤，不

仅是林超贤执导的《红海行动》给了杜江一次

展示自己的机会，更重要是，在那次合作中，

杜江看到了林超贤的工作态度。“林超贤导演

明白自己为什么而做这份工作，这对我非常

受益。”

对于《红海行动》中的表演，杜江显得很

谦虚。“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一定程度上

是影片美化了我的表演。”

和很多青年演员一样，在《红海行动》之

前，杜江内心非常渴望接到一个心仪的角

色。“演员有时候很被动，很多时候是需要一

次好机遇，去给自己信心，也给观众信心。”在

杜江看来，在好机会到来之前，能做的就只有

武装自己。不能要求别人改变对你的评价，

只能先改变自己。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杜江心中，演员的

积累来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演员的工作不

是技术活，是在表达一种感受、态度。”而要做

到感受生活，就要做一个敏感、内心柔软的人。

“你不知道哪个触动将来会对表演有帮

助，但保持同理心，能感受到，而且能够表达

出来，这是演员的工作和成长。”

“当然，这种积累最难的就是当一时间没

有反馈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困惑。这时候只能

坚持，告诉自己这是演员这份工作的特性之

一，这就是演员工作的代价。”

杜江自称在表演上并没有非凡的天赋，

他能做到的，只是遇到了好导演、好作品时，

不浪费每一天、每一次，甚至每一个镜头的机

会。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和

演员，尤其对于我这样的年轻演员，导演的帮

助很重要。演员和导演相互信任，在创作中

相互点燃对方，才有可能渡过难关，这也是我

克服困难的唯一法宝。”

▶ 谈电影：

自豪电影为特定群体带来了自豪感

杜江毕业后的这十多年，也是中国电影

高速发展的十多年。杜江表示，老一代电影

人看他们现在拍电影的条件，就像父辈聊起

当下的生活条件一样，无论资金、技术，还是

人员素质，今天的条件都远远超过以往。

杜江说，站在演员的角度，他见证不了那

么多技术、资金方面的东西，但却看到了无数

电影人的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和奋发图强。

在拍摄《中国机长》时，一位民航业的工

作者说，自己做民航宣传工作 40 年，不如一

部电影让老百姓这么直观地了解民航业。

“这当然有恭维的成分，但也让我了解作

为一名艺术工作者肩上的责任，尤其是拍摄

《中国机长》这样的影片，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演员代表了背后无数大众不了解的、默默奉

献的人们。”

谈及演员这份职业和中国电影，杜江觉

得现在自己作为一名演员越来越自豪。“出演

这些影片并不是任务，我现在更加自豪地说

自己在影片中扮演了升旗手、机长、消防员、

军人……”

杜江的自豪感来自“他身为演员为特定

群体带来了自豪感”。他回忆说，《红海行动》

曾在某海军基地放映，一位战士看完电影非

常激动，他说他的家人一直在问自己每次护

航去那么久都干些什么，但由于涉密，那个战

士什么也不能说。但如今他能自豪地对家人

说“想了解我，就去看《红海行动》吧”。

“很多民航人看《中国机长》时流泪不仅是

因为情节动人，更重要的是感到一种温暖——

感到有电影人在关照他们。他们也更加认识

到自己工作的意义。这也是主旋律电影给我

带来的骄傲和自豪。”杜江说。

电影《攀登者》正在热映，演员张译在片中

饰演曲松林。影片中，张译出演的曲松林和方

五洲、杰布三个人共同在 1960年代表全中国第

一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975
年，曲松林担任第二次登顶珠峰队员的总教练。

70后的张译，曾服役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

友话剧团。作为一名演员，也多次在影视作品

中扮演“硬汉”、英雄形象。

对于曲松林这个角色，张译认为他是当之

无愧的英雄。特别之处在于“曲松林是个性格

上有小瑕疵的英雄”。这也是他此次塑造人物

时遇到的一大挑战。

完成《攀登者》这部影片后，张译最大的感

触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需要一个强有力

的信仰。”在他看来，人们需要有攀登意识、攀登

精神，这正是电影《攀登者》所体现的精神。

我有一种冲动，

迫不及待地去诠释那一段复杂的情感

《中国电影报》：您之前演过很多英雄角色，

如何理解曲松林这个角色？

张译：曲松林是个性格上有小瑕疵的英雄，

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英雄，只不过是在他变成

英雄的过程当中走了一点点弯路。

《中国电影报》：曲松林这个角色最吸引您

的地方是什么？

张译：曲松林满怀着遗憾，却又满怀着队友

登顶之后的那份振奋。在戏中，他站在山下仰

望山顶，仰望着看不见的战友的方向，当时的心

情非常复杂。作为演员，我有一种冲动，迫不及

待地去诠释那一段复杂的情感。

《中国电影报》：拍摄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

哪些困难？遇到困难之后是怎样克服的？

张译：遇到最大的困难在于对人物的找

寻。一方面是年代背景，因为我没有见过 60年

代的样子，对70年代的印象也非常模糊。此外，

曲松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些都需要我

做大量的功课。不过，导演和吴京是我最好的

智囊团，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中国电影报》：在登山过程中遇到最大的

危险就是死亡。作为一个演员，您如何去演绎

这种在死亡之前的状态？

张译：我们惯常的思维就是演绎恐惧，要瞪

大眼睛，张大嘴去喊叫。但是，在灾难面前，大

多数人的真实反应是“木讷”。在演绎人物遇到

灾难时，更多的是下意识的自救，甚至来不及做

表情。

攀登精神支撑着我们每一个人

《中国电影报》：在拍摄过程中有一部分戏

您是赤脚拍摄，这种寒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

体验？

张译：那些冰的体感温度可能是在零下二

三十度，当你脱掉鞋子时开始有点冷，因为风很

大，脱掉袜子的时候，就开始彻底变得很冷了。

当你把脚放到雪上的一刹那，它不是一根

针在扎你，也不是一堆针在扎你，好像是有几把

刀子在划你的脚、划你的脚心。一开始的几秒

钟是可以扛过去的。大概超过十秒之后就站都

站不住了，但是作为演员还是要把戏演完。

在导演喊“卡”之前，你没有权利蹲下、躺下

或把脚离开雪面。导演喊“卡”之后，我直接就

摔倒在地，把脚抬起来，那种疼是钻心的，是喘

不过气来的疼。但是我要感谢演员这个职业，

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历。

《中国电影报》：在登顶的过程中，队员之间

相互帮助，甚至拼上性命去救对方，您怎样理解

这种团队精神？

张译：我和几个刑警朋友聊过天。我问他

们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好？他们说因为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自己的后背、性命都是交给

另一个刑警的。

登山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叫做结组，四个人

或者三个人为一个小组，他们的绳子是绑在一起

的，有一个人掉下去，另外三个人要把他拽起来，

如果不拽他，可能另外三个人也要被拽下去。可

以说大家的命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尤其在那种恶

劣、极端的条件之下，队员必须互相救助。

登山不仅仅体现的是攀登精神，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团结协作的精神。

《中国电影报》：无论是1960年或者是1975

年，那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好，在这种背景之

下，这群人还要坚定地去登珠峰，您是怎么看的？

张译：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需要一个强

有力的信仰，攀登珠峰就是一种信仰。

攀登珠峰体现了一种攀登精神，它支撑着

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在困难时期，越需要我

们全民团结在一起，努力往上走。成功攀登珠

峰对当时的民众有很大的振奋作用。

根据 2018年 5月 14日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中国机长》正在全国热映。青年演员欧豪在

片中饰演四川航空 3U8633航班副驾驶徐瑞

辰。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副驾驶和机长的

区别可能不太清楚，此番做了大量功课的欧

豪解释说：“机长的飞行技术以及年龄是要比

副驾驶高的，所以副驾驶的主要工作是辅助

机长。但这次重庆飞拉萨是属于高高原航

线，副驾驶的任务就会更重一些。”

此次参演《中国机长》，欧豪最深的感触

是四川航空 3U8633航班机组成员都配得上

“英雄”二字。“在紧急状态下，他们安全地把

大家带到落地面上，保护了国家的财产，更保

护了人们宝贵的生命，他们就是英雄。”

在欧豪看来，虽然在中国民航界有一种

说法是“中国民航不需要英雄，我们需要的是

安全”。但是当有意外发生时，需要有英雄存

在。

危急时刻需要有英雄，

一心只想如何呈现好人物

《中国电影报》：您第一次听到川航事件

的时候，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欧豪：非常佩服英雄机组！在紧急状态

下，他们安全地把大家带到落地面上，保护了

国家的财产，更保护了人们宝贵的生命。我

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事件

不只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所以我觉

得他们配得上“英雄”这两个字。

《中国电影报》：中国民航界有一种说法：

“中国民航不需要英雄，我们需要的是安

全”。您怎么看这句话？

欧豪：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没有人会

希望有任何的事件会发生。但是很多时候会

有意外发生，这时候就是需要有英雄存在。

《中国电影报》：出演《中国机长》有没有

做什么特殊准备？

欧豪：我们有去做飞行培训，了解飞行员

的工作是怎么回事。作为一名飞行员，标准

是什么，原则是什么，任务是什么。除了了解

真实事件以外，需要多和原型人物去探讨，了

解他们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才能够把真实的

事件、真实的人物还原给观众。

《中国电影报》：您的角色是有人物原型

的，而且是事件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个，你们之

间有没有交流过？

欧豪：我的原型人物是徐瑞辰。我们

见过好几次，也加了微信。对演员来说，

塑造一个真实人物其实是有难度的。因

为他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构的。虚构的

人物会有很大的空间去发挥，但因为这个

事件是真实的，演员就得考量很多的问

题，需要符合真实性。

徐瑞辰是一个丰富饱满的人物，所以我

需要多和原型人物去交流探讨，了解当时到

底发生了什么，他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这

样才能够知道要怎样去呈现人物。

《中国电影报》：您在拍摄时一直被风吹，

请问一下您的感受？

欧豪：和原型比我们已经很轻松的了，因

为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所以我倒

不觉得辛苦，但是会有压力，如何把这个人物

呈现好，这是我比较在意的。

《中国机长》讲述的是中国人创造

的奇迹

《中国电影报》：您在《烈火英雄》里面的

角色是一名英雄，在《中国机长》中也是，同样

是饰演英雄，如何突破自己？

欧豪：作为一名演员，剧本呈现的角色就

是你要完成的任务，不管它有多难，你得去克

服它。不管是零下二十度在户外拍落水戏，

还是画三个小时的特效然后吹一天风，这都

是工作。如果是你的工作，你又爱它的话，就

不觉得有多辛苦。我觉得这是很难忘的经

历。

《中国电影报》：整个拍摄下来，您认为

《中国机长》最能打动观众的是什么？

欧豪：第一是真实性，第二是大家齐心协

力完成了一件似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觉

得那时候飞机上的一百多人是一条心。

而在戏外我们整个剧组也是一条心。所

以不管戏里戏外，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一

件了不起的事情，这点应该会打动观众。

《中国机长》讲述的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奇

迹的故事，我想它会感动每一个人。

演员张译：

《攀登者》中诠释英雄复杂内心
■文/本报记者 林琳

90后欧豪出演《中国机长》讲述中国奇迹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文/本报记者 林琳


